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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如秋毫般骤降，掉在
发丝上摔成一层层气泡。不高不低无法令人
忽视的噼啪声透过细小的缝隙渗入我的耳
膜，不遮不掩，却无比心安。时间停下了她前
进的脚步，唯有这般细雨循着原始轨迹旁若
无人地进行着、飞舞着。外面下着雨，我慢慢
地忘记呼吸……
可是窗外只有雨吗？雨的背后是玉兰树，

缀满了大小不等的待放的嫩花苞。我想它也会
疼痛，细细密密的雨滴杂乱地撞击着自己的躯

体，无休无止又断断续续地大滴砸下来，这种
小力量的持续性总是让人难耐；我想它也会无
奈，历经了漫长的寒冬，挨过了无人问津的寂
寞，到春天终于“重生”了，却在风的狂奔下卷
走了一树的繁华，留得一地春色。
本该春色满园，获得众人的观赏与喜爱，

却意料之外地、早早地提前结束了，会不甘吧？
会沉重吧？看尽了世界的重重景象，等尽了枯
燥的日复一日，身边溜走了形形色色，看烦了，
厌倦了，它能做的只有积蓄与等待，如望夫石
一般的渴盼。结果，我见犹怜。玉兰树会不会也
在“细雨中呐喊”？

但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花期虽短，
仍有人或物目睹了它的繁花，总有人记录了这
美好一刻。结果很重要，过程也很重要，努力了
就终究不会白费。谁都不是无声的海，是沉默
都震耳欲聋的山脉。我想它也在等待，等待一
个喷发的机会，喷薄而出在“黑暗”中的沉寂与
蛰伏中的生命力。

我想，我的未来也会如此吧，人人的未来
都会如此吧，不断的洗礼后总会还我一份清
新。之前不懂那句“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我
安慰自己现在大概是懂了。
我好像是一位哲学家，这个身份只在雨日

浮现，我总是这么想。每当这时，我的人格好像
分裂了，两个我在我面前，他们对望，偶尔面向
我抛出几个字，偶尔安慰几句，于是“我们”就
这么一直“三足鼎立”着，我们共同矗立于同一
屋檐下，就像共同寄身于同一个躯体。处处是
共性，但不同的是，我们有着不同的大脑、不同
的思考和不同的外现表达。
是不是阴雨天气总会令人心情低沉，窗外

的雨降落在了心房壁内，跌跌撞撞，砰砰作响。
雨一直下，我也是……

雨
阴 文法学院 赵欣洁

一

班长负责上传下达班级工作，是辅导员
和学生沟通的桥梁，常被比作“辅导员右手”。
在 16 年辅导员生涯中，我带过很多班长，他
们大都素质高、能力强。其中，“福哥”以最与

众不同的方式铭于我心。
“福哥”其人，名为张福征，同学称为“福

哥”，于 2017 年 9 月当选为应用化学 2016-2
班第二任班长。在那之前，我们并不熟悉。但
是，让彼此意外的是，我俩，竟然因为他的一

众舍友而熟悉起来。
他宿舍 6 人，半数是我办公室的“常客”。

那三人对学习没兴趣，但也不惹什么大事儿，
所以常因旷课、补考之类事由被我叫到办公
室“喝茶”。刚开始。跟他舍友们谈话前，我都
先找福哥谈，试图获取“一线情报”。但事实很
打脸：福哥嘴很紧，从未负面评价过任何舍
友。我能理解班长在处理与辅导员、与舍友同
学关系时的“为难”。于是，再请福哥舍友“喝
茶”时，我就不附赠“班长连带责任谈话套餐”
了。

由此，福哥跟我熟起来。每次见面，他都

喊我“易老师”，言必称“您”。语气真诚，神态
恭敬，再配上那双大眼睛里热乎乎的信任，总
能让我感受到浓浓的“辅导员专属幸福”。于
是，我也不再喊他三字全名，而改称其为“福
征”。

二

2019 年 7 月，青岛最湿热的季节。每年此
时，我嵙学年收尾大戏：调宿舍，将火热上线。
某周四，一接到上级通知，我就知道：未来三
天，男生宿舍会“狼烟四起、酸爽麻辣”。因为，
我这批住在 1 楼 2 楼、攒了三年家当、要暑期
留校考研的男生，必须搬到 5楼、6 楼去……

那，下午四点开会推进工作！
沉闷的会议结束后，班长们拿着宿舍分

配表悻悻离去。走在最后的福哥，向我投来
“前方有雷”的眼神，我于是留下了他。

“福征，我知道你班工作更不好做。”他一
坐下，我就单刀直入。“可我只能依靠你们这
些班长。实在不行，我给不配合的同学收拾物
品、整理打包，再一一送到新宿舍。我不怕费
事儿。”无奈的我，还是使出了女导员“杀手
锏”：示弱+表决心。

“那哪儿行啊！易老师，这么多人，您就是
铁人也会垮的！咱慢慢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搞定兄弟们。”看看！不愧是我培养出来的班
长，这回答，实在漂亮！离开办公室时，他郑重
点头，语气坚定，说道：“易老师，您放心，我们

这些班长都是您的‘老铁’。您，就等着好消息
吧！”就这样，福哥，带着我的殷殷嘱托，毅然

决然地“上了前线”。

三

会后不到 20 分钟，办公室里挤满了男
生。这其中，少不了福哥班的兄弟。还好，到晚
上 8点，我终于把所有人劝离了办公室，尽管
福哥班兄弟们火爆指数偏高，但走时也都答
应支持工作。硝烟散去，我收工回家。

可路过通往宿舍的岔路口时，我还是放
心不下，索性转头去了男生宿舍。盛夏时节，
女辅导员进男生宿舍确有不便。于是，我打算
找个男生班长帮我“开道”。那找谁呢？首选新
晋“老铁”福哥啊！但是电话无人接。还好，我
联系到另一个班长。随后，住一楼的班长们也
加入我们并介绍本班情况。

看完一楼，我喜在心里：“刚才的谈话成
效卓著！同学们穿戴整齐向‘易老师’问好，甚
至已经开始收拾打包———江山如此多娇，形

势一片大好！”我禁不住膨胀起来，脑海里闪
现出一排金光大字：“老铁学生多又好，我是
导员我骄傲！”
我醉了！打算放过二楼，直接回家。可是，

走到楼梯口时，我，不，是我们，听到了尖锐的
语声在说着“易凡”，其中，还夹杂着国人常见

的口头禅。我和班长们停了下来。等我们迈步
上到一楼半，都听见嗓门最大的男生喊道：
“易凡说都要搬，我有什么办法？”

我醒了！这脸打得真疼！眼睁睁地看着我
的“骄傲”飞走了！身后的班长们，面面相觑，

默不作声。一行人紧跟着我来到 230 宿舍门
口。于是，福哥班的吵架声在我和“老铁”们的

耳边回荡，最大声的人喊道：“我勒个去，兄
弟，不会吧？都搬 6楼你不搬？易凡说了……
易凡能听我的啊！”

四

跟着我的班长们都不敢说话，但该面对
的还是要面对。我轻轻推开门。只见，宿舍中
央，站着个男生。他，光着膀子，下身穿着一条
大短裤，脚上趿拉着拖鞋。他很激动，压根儿
不知道我和班长们站在门口，还挥舞着双手，
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口一个“易凡”。他对
面，是应化 2016-2 班的男生们，都穿着短裤
拖鞋，有的上身穿着背心，有的和他一样，赤
膊而立。

看到我，本来也在吵嚷的他们，都傻眼

了，都熄火了，满脸错愕。
背对着我的男生，蒙在鼓里。但对战阵营

突然的集体失声，也让他不明所以，只好停了

下来。两秒钟的沉默后，我开口了：“谁喊易
凡？我在这儿呢！”

对面十几个男生，齐刷刷地，看向了中间
岿然屹立的“英雄”，几十只眼睛聚焦在“英
雄”那泛着白光的赤膊上，眼神里全是深情的
悲悯。但是一瞬间工夫，当他们穿过英雄头顶

的眼神与我的目光相遇后，全低下了头。突
然，空气中那股脚丫子的特有“清香”，也不那
么明显了，反而有一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因
我而死”的气息陡然冒出，在宿舍上空冉冉升
起。

时光静止了。
“英雄”缓缓转身。是的，不论多么尴尬，

还是要直面尴尬。那，先确认一下眼神———双
方眼睛里，只有四个大字：“难以置信”！呃，我
当是谁？原来是我那“新晋老铁”福哥！是我刚

刚让我“尽管放心”的福哥！
福哥懵了，脸上全是新鲜的“社死”符号。

愣了好几秒，还是硬着头皮开了口，喊出一
声：“易老师！”我不知道身后的班长们都是何
种表情。爽快地答道：“你还是叫我易凡吧，你
更顺口，我也会马上习惯！”随即转身，往宿舍
门外走。福哥跟上来，急切地说：“老师，老师，
您别生气。老师，对不起！老师！”

五

我生气了么？谁说我生气了？谁再说我生
气试试看！我没接他的话，计上心来。随即，板

着铁青的脸，撂给所有人一席话：“刚才去找
我的同学呢，我也逐个谈过了，当时聊得还挺
开心。这样哈，你们应化 2 班，搬完了给我发

照片，有异议的话，可以随时找我私聊。其他
各班也一样！”下了两层台阶，觉得不对，又回
过头来站定强调：“哦，不对，随时找易凡私
聊，对，找易凡，容易的‘易’，平凡的‘凡’，我
叫易凡。”听到这话，一个班长下意识地拍了
拍福哥的肩膀，同情的眼神温暖之极，但福哥

面如死灰。
说完，我踩着高跟鞋，头也不回地，走出

了宿舍……留下一众男生，在楼梯口处凌乱。
出了男生楼，我再也忍不住，笑出了鹅声。心
中涌起一股“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豪迈之情，

一路哼着歌信步走出了教学区。
回到家，微信QQ都在蹦跶。有“老铁”福

哥的道歉，有其他“老铁”班长的安慰，有福哥
的“老铁”们的劝解。我淡淡回了一句：“恳请
支持，按时搬完，晚安！”任凭他们想象中的狂
风暴雨和福哥专享定制版“小鞋”在空中盘
旋。但学生们的各式留言，还是让我忍不住一
阵自问：狂风暴雨？切！对辅导员而言，学生安
好，就是晴天，对此事而言，顺利搬迁，就是晴
天。“小鞋”？忙得要死，你有空穿“小鞋”，我可
没工夫做！生气？没时间生气，何况我本来就
叫易凡！喊我本名，有何不可？当晚，心无挂

碍，笑着入眠。
于是，这么感人的剧，就这样，剧终了。尽

管，续集也很精彩———那天晚上，福哥的“英
雄传奇”传遍了男生宿舍，雄踞卧谈会榜首，
进而席卷了整个 2016 级。要知道，学生们讲
故事的能力比我强多了，何况还有那么多“目
击证人”。所以，直到现在，这个搬迁故事，仍
是应化 2016-2 班男生“最光辉”的本科印记，
而福哥的“老铁”传奇，仍是 2016 级班长支书
圈最欢乐的搞笑谈资。文章就要结束了，但是
不得不说：那年的宿舍搬迁工作，后续特别顺
利；不得不说：福哥真是“老铁”，所带班级最
先完成，尤其男生，主打一个干脆利索；不得

不说：福哥和我“铁”到现在，毕业三年多，事
业风生水起的他，刚才还说，当年的“传奇”和
我今天写的文章一样精彩。

人生很美好，不是么？

“老铁”班长
阴 化工学院 易凡

阿来的这本《尘埃落定》是从寿光老家
买的。当时年关已近，我们一家四口回了老
家。到家后才发现，由于收拾东西时忙乱，放
在手边的闲书忘了带。心里一阵别扭。上厕
所不带手机能接受，回老家怎能不带闲书！

好在年底要走亲访友。趁着“串门子”
的机会，顺道去了趟我们寿光的新华书店。
挑来挑去，最后选中阿来的这本《尘埃落
定》。之所以选这本，除去茅盾文学奖的质量
保证，还因为阿来这个名字。以前只知道阿
城，原来也有个大作家叫阿来啊！一种轻微

到别人无法察觉的惭愧涌上心头———不是
因为不知道阿来，而是阿城和阿来其实我都
不清楚。阿城的代表作《棋王》，也只是听说
而已。

想了解一位作家，最简洁、最直接或许
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读他 / 她的作品
了。在我看来，这甚至比当面访问作者更能
了解作者。因为当面的访问还可能存在遮遮

掩掩、讳莫如深，而作家想在笔下也如此滴
水不漏，则是不可能的了。根据自己平时的
读书体会，不论作者在书中如何的春秋笔
法、如何的行文谨慎，字里行间都不可避免
地会渗透出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份风格
是除文字内容外，作者带给读者的另一份馈
赠。读书前，读者和作者还是素昧平生。及至
一本书读完，作者俨然已是读者的“老相
识”。这份神交的感觉，有时只可意会，无法
言传。

读完阿来的《尘埃落定》，心中就是这样

的感觉。至此，我可以坦然地说：我有点了解
阿来这位作家了。这份坦然的获取，其宝贵
程度有时超过作品内容本身。
《尘埃落定》的内容不难读懂，算是一

个中规中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傻
子”。在绝无可能的情况下，这位麦琪土司
的二儿子阴差阳错（或许也叫命中注定）地
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故事主线本身没有多

少可说的，反倒是服务于主线的那些有血有
肉的配角使我念念不忘。让我内心翻江倒海
的贴身侍女桑吉卓玛，可敬可叹的书记官翁
波意西，身份与性格不符的小行刑人尔依，
忠心护主的愣头青索郎泽郎……每个小人
物都在阿来的笔下演绎着各自的酸甜苦辣
与离合悲欢。私下觉得，《尘埃落定》很适合
拍成一部唯美的文艺片，不是为了票房的
那种。

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首个藏族作家，
阿来的这部《尘埃落定》也彰显了浓厚的藏

族文化意蕴，诸如轮回，诸如活佛，诸如朝圣
……借着大智若愚的“傻子”男主，作者不
停地叩问生命以及蕴含其中的精神世界。
作为一部难得的纯文学作品，《尘埃落定》
的行文风格是那种深沉中带些诙谐与傲娇
的不紧不慢。如果有急性子的读者嫌故事
进展迟缓，籍贯四川的阿来或许会说：早晚
尘埃落定，急啥子嘛！

读《尘埃落定》有感
阴 土建学院 仲济涛

人生的本质，其实就是无数的相逢与离
别。

趁着日头正好，羁旅的鸟儿踏上了归乡
的路程，伴随着一路的风雨和停息。

匆忙的旅程常常让我没有时间静下来
看看身边的路途，只是留下无用的足迹和不
知所云的未来。人们匆匆茫茫一生，可在最
后，想念的依旧只有那片自己司空见惯的土
地。但其实，我早已走过了自己都未曾知晓
的遥远。

它们在路上不停地觅食，遇水则止，但

只是稍止便再次起航，继续踏上没有尽头的
旅程。

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让自己走在奔波的

路上，在走完一段路之后就紧接着走向另一

段旅程，却鲜少给自己以休憩。但其实人生

并非疾行，不仅仅要在年老体衰后才开始欣

赏这个世界，更应该在年富力强时关注自己

的身边种种，惟有当下，才是真实。

终于，飞鸟抵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它们将
在这里度过一段时光。但是它们发现，这里的
一切和往年一般无二，来年依旧会如此。这里

远没有它们在路上停留时的惊鸿一瞥。

终于，我略微触及了自己的理想，开始
放慢了自己的步伐，开始观看起自己的人
生，如同在鉴赏戏子的表演。我开始后悔，开
始追忆自己错过的美好。可惜那都只是在记
忆中埋葬的一座座坟冢。

终于，它们开始向自己的故乡出发。
晴碧远连云。

终于，不知何处是吾乡。
人间漫浩浩。
我猝然惊醒。

重 逢
阴 计算机学院 吕浩宇

命运的天梯如此飘摇，雾影之中，那曾
隐匿于山海之下的微渺，终有一日也会绽放

出耀眼的风华。 ———题记

草原深处浮现出微微碎影，一轮红日慢
慢涌上枝头。当天际的赤霞将大地熏染成一
片红火时，草原亦晕上了几分朦胧和妩媚。
旭日晨晖映照在干涸的河床上，露出数不尽
的罅隙，那是曾被时光雕磨的痕迹。晨曦挽
来几缕清风，轻轻摇晃沉睡已久的野草。旱
季已久，草色多黄，却并无几分萎靡之意，反
而迎着微风微微颤动。天边一行鸿雁飞过，
草原的生机似要渐渐苏醒。

但远处弥散的黑云终究打破了这短暂

的安宁。高空之上，密布而又深邃的云团喧
嚣着、簇拥着，步履蹒跚却雄踞天空西侧。旭
日回荡在东方，亦不甘示弱，昂扬着它高傲
的头颅，扑射出万顷光辉，将靠近的黑暗一
点点抹去。随着时间肆意流淌，红日却渐落

下风。黑暗不断聚拢、缠绕，随后又吞噬、膨
胀，太阳的余晖渐渐被隔离开来。光影渐趋

斑驳，无尽的黑暗终究淹没了草原，如童话
的梦境笼罩上了一层黑白。天地屏息，为一
场灾劫，蓄势待发。

余晖散尽之时，惊雷呯然炸响，大雨倾
盆轰泻。干裂的河床转瞬间渗进无数细小的
水流，恍惚间竟成怒涛拍岸之势；烈风鼓阵，
将天空撕裂出一阵风幕，如利剑刺入伤口，
誓要荡除草原上的一切生机。野草被连根拔
起，伴着风的呼啸卷席至天边。本就干裂不
堪的岩石顷刻间土崩瓦解，分裂的碎片也随
着怒涛滚滚的嘶吼声不见踪影。天空之上，
拥嚷的黑云们掀起阵阵狂欢，似是在嘲弄蝼

蚁们的不堪；天空之下，自然的交响回荡在
草原每个角落，一场摄人心魄的炼狱舞歌绘
声铺就。

可是，就在草原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几
棵老树悄然挺拔。干枯的树干愈显狰狞，脆

弱的岔枝开裂出骨骼。满身疮痍的不堪之
下，却有一株新生的小树茁壮生长。暴雨倾

斜，有脆弱的枯枝为它拂去冲击；狂风劲舞，
有干瘪的枝丫为它刺破音啸；怒雷震空，有
深埋的根茎为它牢筑根基。世间的喧嚣仿佛
被按下暂停，只缘身前身后一份执着的坚
守。命运迫使生命折戟，生命却传承希望接
续向前。

天空依旧深邃，但密布的黑云已渐渐失
去颜色。骤雨将歇，几束阳光穿过黑暗，打在
黯淡的老树上。那曾在暴风雨中为小树撑起
一方天地的几道身影，此刻佝偻下身躯，将
身体化作肥料，又一次把希望传递。夕阳残
照，沉舟之侧已过千帆。相信在下一个路口，

此刻播洒的希望，亦会如万木逢春，光芒万
丈。
骤雨疾风劲，巍然宛若空。何怜草木意，

悠悠向云生。

骤 雨
阴 储能学院 明言

我看到一朵花，
春日里开得鲜艳，
秋日里再去看，
果子在长花儿消失不见。

我看到一条河，
唱着歌儿跳跃，
跨越万里再相见，
大海是它的终点。

我看见天空中的雪花，
慢悠悠地飘落，
一旦触碰地面，
美丽身影倏忽不见。

喜欢夏日里茂密的枝叶，
树荫下聊天，
到了冬天，
光秃秃的树干无力地哀叹。
……

人生若只如初见，

初见时，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歌；
你是我眼中难忘画面；
你是我唇间的密语；
你是我心中的温暖。

多么幸运，曾与你擦肩，
眼神交汇，心心相连，
历历往事，铭刻心间，
千言万语，真心可鉴。

当我轻轻插上书签，

当我无声地呐喊，
当我水墨丹青浸染，
当我梦回当年，
……
我知道：
你，
是我永远到不了的彼岸。

你，是我永远
到不了的彼岸

阴 数学学院 赵秋兰

自动化学院 张婧 摄

离退休工作处 孙宗仁 作


